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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碰上“大数据”：热反应与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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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热潮迅猛波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地理学是大数据研究与

应用的天然试验场。聚焦地理学与大数据的碰撞，回顾大数据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探索，重

点讨论大数据给地理学研究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讨论认为：大数据已经对地理学研究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人文地理学领域的反应最为热烈，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案例纷纷呈

现；地理信息科学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将会更加迅猛发展，自然地理学领域正在寻找和等待爆

发点。目前，大数据还不能改变地理学的核心命题与基本范式，在坚持地理学核心思想的同

时，应该对地理学领域有关大数据理论的探讨与应用尝试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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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解析

地理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一直顽强地延续与发展着，在经历各种危机后始终保持
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地理学学科内部呈现一种明显的破碎化、离心
化趋势。有学者批评当今地理学：自然地理破碎化、人文地理经济化与社会化、地理信
息科学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化，这个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
理。地理学“区域性”与“综合性”的传统学科特色与优势遭到忽视与弱化，然而当今
地理学面对的科学与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地球表层系统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
受人类活动干扰与改造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跨学科的综合与协同研究成为地理学

风起云涌的“大数据”热潮无可避免地波及到地理学领域，地理学碰上“大数据”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还是一阵风似的热潮与炒作？本次笔谈将聚焦这一论题展开不同观点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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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与其他自然或社会科学一样，地理学的发展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独特与关键科

学问题的引领。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 2010年抛出了未来 10年美国地理学的 11个前沿
战略方向[1,2]；傅伯杰院士在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报告集思广益，也
提出了中国地理学从地理学走向地理科学所面临的重大命题，当今地理学或者地理科学
面临的科学问题是明确且具有重大意义的，这决定了地理学的不可替代性[3]。二是解决科
学问题的技术手段与方法途径。由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跨自然与人文的综合
性，在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地理学相对落后，这也成为制约地理学
快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大数据”是继“云计算”之后互联网时代掀起的又一个热潮。与“云计算”相
比，“大数据”具有更强的张力。当云计算还掌握在少数机构与人群手中，高挂在云里
雾里的时候，大数据已从 IT领域迅速向外扩散，在商界、政务管理、各学科领域乃至社
会民生中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与热烈的反响。在大数据理论体系尚未成型之时，大数据技
术、方法与应用实践已走在前面。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
重要资源，而且这种资源是呈几何级数般的增长，并且迅猛地影响着当今人类社会的发
展与转型。2015年 10月 4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这一行
动纲要的出台意味着大数据发展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的产生是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出现，现在下这样的结论
还为时过早，但已经不可避免地对各学科产生冲击。当地理学碰上“大数据”后，同样
产生一股热潮，并且学科内部反应的热度不一：人文地理学反应最为热烈，城市地理、
社会地理、行为地理、商业地理、旅游地理、交通地理等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案例纷纷呈
现，令人耳目一新；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综合对地观测、测绘等）则在采集、管理与
应用“地理大数据”方面走在前面，海量的遥感数据、对地观测数据、测绘地理信息数
据本身就是大数据的重要组成；自然地理学领域则显得冷相对静，也许对大数据的渴望
没有人文地理研究那么强烈，也许大数据与自然地理研究的结合点与爆发点还在酝酿中。

当前大数据热潮的冲击是否会对地理学的发展带来挑战与机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
和学科方向对大数据热有何不同的反应？其原因是什么？地理学计量革命与地理信息革
命之后，大数据是否对地理学理论发展与研究范式产生深远影响？抑或大数据本身就是
一阵概念的炒作，过后就会销声匿迹？地理大数据的有何独特之处？如何顺应“互联
网+”与大数据的时代潮流，推动学科的发展，将地理学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本次笔谈邀请到 10多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展开思想与观点的碰
撞，提出的见解仅代表笔谈作者本人，并不代表本刊的立场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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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持人观点

•“大数据”必然会对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把它看作是一次革命性变化尚
为时过早。我们抱着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去接纳它，开展更多的实践应用与理论探
讨，既不能拒之千里，也不应该将其看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大数据分析”替代不了
地理分析与地理研究。

•大数据不单纯是“数据”，更是一种能力和资源，大数据将改变很多传统的生活、
工作、管理和思维模式。大数据之“大”，不仅在于其规模容量之大，更在于人类可以处
理、分析并使用的数据在大量增加，通过这些数据的处理、整合和分析，可以发现新规
律，获取新知识，创造新价值。

•大数据与“小数据”是否存在明显的界限?具有时空特征的“大数据”（地理大数
据）是否是“大数据”的主流？可以肯定的是，失去地理位置（或者空间信息）的“大
数据”以及没有时间维度的“大数据”将成为死数据。

•大数据的“富矿”在哪里？“城市”是一个“人”高度聚集的空间区域，通过多源
“城市感知”获取的“城市大数据”是宝贵资源，如交通大数据、市政大数据等，由于人
文地理与城市规划对城市与“人”的行为空间特征更为关注，因而对大数据应用反响更
热烈。

•数据只有得到应用才能增值，才具有意义。阻碍当前大数据应用与作用发挥的主
要障碍有哪些？城市管理中如何更智慧？城市与政务大数据的潜在价值？自然地理与生
态环境研究的“大数据”何在？遥感与综合对地观测获取的大数据如何更好地应用于复
杂地表过程与人居环境研究？这些都值得思考。

各位嘉宾观点观点（按姓名拼音字母排序）

柴彦威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观点：“大数据”的兴起与迅猛发展有利于创新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研
究议题；“大数据”不是万能的，各类数据扬长避短、各得其所，隐藏
在数据背后的事实将被更多地揭示出来；地理学界对“大数据”应予
更多关注。

人文地理研究不仅需要利用新的数据来源对已有理论和模型加以再验证，而且更需
要思考大数据带来的新机遇、新认识、新方向。

首先，大数据的应用符合当前学科“人本化”与“信息化”的学科发展趋势。大数
据提供了大量关于“人”的数据，使人地关系研究更能够关注“人”，更好地体现以人为
本。其次，大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数据的不足。传统数据如问卷调查、访谈
等能够获取的往往是总体样本的一个子集，存在样本代表性和典型性等问题，对于地理
空间格局与过程的理解也因数据限制而存在偏差，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与传统数据的
因果关系研究可以相得益彰。再次，大数据能够为传统研究议题提供新的佐证。例如在
通勤研究中，利用不同的调查数据，针对同一城市的研究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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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于机制的解释也会有所不同。大数据作为一种“完全数据”，为整合和评判不同研
究结论及其社会意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最后，大数据也为创新地理学研究的议题提供
了机遇。例如在微观尺度上对于个体和群体移动模式的预测，在宏观尺度上应用多维度
行为指标可提升都市区研究中对于人与空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大数据”不是万能的，但各类数据都有其价值，只有扬长避短，各得其所，隐藏在
数据背后的事实将被更多地揭示出来。呼唤地理学界对“大数据时代”给予更多的关注。

党安荣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教授；清华大学人居环境信息实验室主任；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教育

与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观点：大数据可动态揭示人的空间活动与空间行为模式，为城市地理
学的研究提供动态的空间组织依据，促进城市地理学研究由静态空间
转向动态空间、由土地空间转向行为空间。

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城市（镇）的形成、发展、空间结构和分布规律的学科。其核心
研究内容是从区域的空间组织和城市 （镇） 内部的空间组织两种地域系统考察城市
（镇）的空间组织，而这种空间组织的根本依据就是人的空间活动与空间行为模式。

大数据多样性、真实性、代表性、动态性等特点，可以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等
层次，动态揭示人的空间活动与空间行为模式的规律，为城市地理学研究提供动态的空
间组织依据，促进城市地理学研究由静态空间转向动态空间、由土地空间转向行为空间。

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全球、区域）：社交网络大数据、网络搜索大数据、移动通
信大数据、航天遥感大数据等的分析与应用，可以动态揭示区域城镇化乃至全球城镇化
的动态发展，为城镇体系及城镇群的规划与发展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在中观层面（城
市、城镇）：网络签到大数据、定位导航大数据、交通智能卡大数据等的分析与应用，可
以揭示城市（镇）居民的时空分布与时空行为模式，反映城市用地及其功能布局、城市
交通及其道路设施的合理性，为城市（镇）总体规划与发展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在微观
层面（社区、建筑）：居住环境感知大数据、建筑与生活能耗大数据、室内定位及居民行
为大数据、精细化网格管理大数据等的分析与应用，可以揭示居民在社区乃至居室的行
为模式，为城市（镇）详细规划、社区管理服务及建筑设计提供决策支持。

龚建华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博士，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
虚拟现实与可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观点：大数据对于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新机遇，是否为
地理系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2004年，与林珲教授从虚拟地理环境及SARS等疾病时空传播的研究角度，提出面
向“人”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概念，认为传统的GIS侧重于“地”的表达与分析，是
面向“地”的GIS，对区域人地系统中的“人”，即个体、群体、组织等研究很少，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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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关于“人”社会感知（social sensing）数据技术
的发展，手机定位、车载GPS、在线地图导航与位置搜索、社交网络、城市感知高清视
频等实实在在的新时空大数据涌现，极大地推进了面向“人”的地理信息系统（科学）
的发展。但是，上述主要是从“人”这个具体研究对象以及新数据获取的角度，讨论关
于地理时空大数据的影响。从更高的层面看，大数据是否属于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
大数据是否是重视“相关”关系而弱化“因果”关系研究？大数据是否为突破还原论、
发展整体论与系统论提供了可能？是否为地理系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
方法？关于这些问题的提出、思考、激烈争论与跨学科讨论，呈现出的多种新观点、新
思想以及相互激励碰撞形成的百家争鸣新气象，说明了大数据对学科发展的巨大影响力。

地理信息科学概念自从1992年提出以后，其基本理论与方法发展缓慢、创新活跃度
不大，而大数据对于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则是一个巨大的新机遇，尤其在地理信息科学
基本理论与方法论上将会不断呈现新思想、新概念与新方法。例如，已经出现了的开放
GIS、后GIS世界、社会感知、面向“人”GIS、大数据GIS、广义GIS、城市计算等新观
点；同时，结合大数据时代的虚拟地理环境、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发展，也提出了
一些理论新思考，即地理大数据主要侧重于地理属性以及地理虚体（多种地理属性之间
的确定性或必然性联系）的感知与表达，以及采用虚实二象思维研究现实地理环境、（实
时）虚拟地理环境以及地理大数据世界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等。

高松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地理信息学科博士研究生）

观点：空间大数据能够支持“人地交互”的传统地理学研究，并赋予
了新的视角；大数据支撑下的地理学相关研究需要考虑结果的可验证
性、尺度依赖性、不确定性、因果关系而不只是相关关系。

“空间”（space）与“场所”（place）是地理学的两大传统研究对象。在传统地理学
的二级学科中，自然地理、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更重视关于空间的研究，而人文地理
更偏重于对场所的研究。大数据的出现，尤其是基于移动定位感知设备（GPS、手机、
传感芯片等）收集的海量关于人的时空行为数据及社交媒体（博客、微博、互联网地图
等）的用户行为数据，使得研究人员可以打破传统空间与场所的界限，通过研究地理空
间中的大量人的移动行为轨迹和周边场所特征来预测人的活动规律、区域单元之间的交
互特征，获取人们对场所的情感评价因素、评估动态变化的城市土地利用价值等。因
此，空间大数据能够支持“人地交互“的传统地理学研究，并赋予了新的视角。

大数据驱动下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趋势。传统的地理学
研究主要依赖于“自上向下”的理论建模驱动调查实验的设计，如今逐渐涌现“自下向
上”的大数据驱动下的观察实证的研究。两种研究各有其优势和不足。调查设计类对样
本的采样质量控制更好，人文社会经济属性变量丰富齐全，但是样本量相对较少、成本
大、周期长；大数据驱动下的观察实证和知识发现，样本量大，成本低、周期短，但数
据样本质量差次不齐，需要大量的数据预处理、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技术作支撑。空间
大数据支撑下的地理学相关研究需要考虑结果可验证性、尺度变化性、不确定性、因果
关系而不只是相关关系等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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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阳

（深圳大学，博士，副教授；中国GIS协会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观点：与经过严谨科学实验得到的数据相比，绝大多数“大数据”是
有偏数据；解读大数据需要更严谨精密和鲁棒的算法；大数据为研究
个体、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世界之间大规模的互动提供了新的方
式，地理学在这里大有可为。

从2008年开始接触出租车GPS数据，后来逐渐接触环形线圈、手机，以及公交卡等
数据。在“大数据”这个名词出现前，GIS领域对数据的修饰定语一直用的是“海量、
多源、异构”，所以数据量大不是“大数据”最主要的特征。且数据量和计算能力的矛盾
从计算机出现时就已经存在，这两者的矛盾也一直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发展的驱动力。

大数据之所以引发热议和思考，更多是因为基于大数据产生的多角度、多层次、多
粒度的分析或挖掘结果。几个大数据案例忽如一夜春风唤醒了大家的意识，许多之前从
来没有想到过的数据被发现、被产生，并且被以各个方式应用到了从空气、水，到城
市、交通，以及个体行为等的研究中，改变了传统定量研究中缓慢、小范围的研究节
奏。所以大数据带来了研究范式的变革[4]，引发了震荡。

有一点必须认识到，虽然现在大数据如火如荼，不少政府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推进大
数据的运用，但多数成果仍然是探索性的。例如谷歌流感趋势预测失效的案例[5]，让大家
开始反思大数据的使用。与经过严谨科学试验得到的数据相比，绝大多数“大数据”是
有偏数据（如手机数据倾向于电话使用频繁的人群，微博数据倾向于年轻的群体）；易受
多种因素影响和干扰。所以，解读大数据需要更严谨精密和鲁棒的算法。在当前数据分
析和挖掘算法水平下，将大数据运用到专业领域，仍然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传统定
量研究方法需要，也仍然会继续存在，而大数据更适合作为传统方法的补充。

总之，大数据为研究个体、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世界之间大规模的互动提供了
新的方式，地理学在这里大有可为。同时，数据管理和处理的手段继续以摩尔定律发
展，已经使得我们可以利用多样化工具不间断采集各类数据、建立系统化工具和设施。

用或不用，大数据就在那里，只增不减。

李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博士，高级工程师）

观点：“大数据”中蕴含丰富的时空信息，是地理学科最好的实验素
材；当前绝大部分的大数据生产者或拥有者与地理学的交集都很小；

“大数据”在地理研究处于试验阶段，不切实际的热捧或贬低都是有
害的。

通过近几年的尝试与实践，面对“大数据”热潮，地理学领域所呈现的状态，用四

个“一”来加以概括。

“一点尴尬”：数据可获得性并不确定，直接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由于极少能直

接产生大数据，地理学者必须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得此类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合作、

共享、交换、购买、抓取等，在分析开展之前已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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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窘迫”：地理学者对收集来的大数据的质量往往无法进行系统性评估，其中包

括原始样本的偏差、预处理方法是否恰当，等等。大数据作为新生事物缺乏大量交叉校

核的研究案例可供借鉴，导致分析和结论在可信及置信程度上都大打折扣。例如最近的

工作发现，应用2015年的春运迁徙数据进行空间分析，与腾讯的结果相比，广为人知的

百度迁徙数据其实存在较大的问题，但现实中大量的研究和规划应用已经在引用百度迁

徙作为流动人口分析的依据和佐证。

“一些想法”：面对困境，地理学者能够做的依然是扎根现实、回归研究本质，冷静

客观地评估各种“大数据”的适用条件，并依托学科领域及行业知识开展实证，尤其是

基于多源数据相互检验等质量评估工作，一步步夯实大数据在地理中的应用基础。

“一份信心”：地理学科及城市规划等行业应用中，新数据的涌现、技术工具的革新

已经成为确认的趋势和主要驱动力，基于复杂、动态、全面和细节导向的新研究方式正

在并终将替代单一、静态、断面和聚合导向的传统研究方式。数据正是这一切的催化剂。

社会感知理论是“大数据”在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探索，但若类比已发展了半个世纪

的遥感，这一方向依然处于襁褓期，任何不切实际的热捧或贬低都会带来不必要的伤

害，只有耐心、严谨并负有责任去使用和推动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柳林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博士，
教授）

观点：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科学范式以及一种新兴的数据源，对地
理学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过度热捧不利于大数据的持续发展和有效
应用；目前国内谈大数据概念的多，用大数据解决实际问题的少。

目前国内谈大数据概念的多，期待看到更多的地理大数据应用实例。以犯罪地理研

究为例，大数据时代之前很难获取受害人、犯罪分子以及公安人员的轨迹数据，传统的

犯罪模型无法刻画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不能有效预测犯罪事件发生。随着GPS

和智能手机等位置感知设备的普及，轨迹数据的获取已没有技术障碍。如何将轨迹大数

据引入传统的犯罪模型是2016年将启动的重点基金项目的核心内容。期待通过该项目在

犯罪模型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改进，进而为犯罪防控和案件侦破提供更有效的科学依据。

刘行健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博士，助理教授）

观点：新数据环境有助于对现有地理学理论的验证，大数据的生产、
处理和使用受到其所处的社会自然、经济等地理环境的影响。

大数据中的地理（理论）：首先，大数据、开放数据与集成起来的小数据一起构成了
地理学研究的新数据环境，这一新环境有助于对现有地理学理论的验证。例如，不少分
析利用手机位置、网络流量与社交媒体签到等数据刻画城市空间结构与城镇体系，这些
分析是对点—轴、增长极、中心地学说等传统理论在更细时空尺度上的验证。其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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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环境将推动新地理学理论的发展[6,7]。传统的地理学理论往往以均质化集合单元的长
期变化作为分析对象，而新的数据环境下所涌现的即时、多维度、细粒度的观测将有助
于关注异质化个体短期变化的地理学理论的产生[8]。

地理（环境）中的大数据：一方面，大数据的生产、处理和使用受到其所处的社会
经济自然等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一特性使得大数据对地理环境的表达是有选择性和片面
的[9]。例如，社交媒体数据（如微博）无法反映较少上网人群（如老年人）或社交媒体用
户在特定时间段（如学龄儿童在校期间）的动态。类似的，由用户产生的大数据（志愿
者地理信息，诸如OpenStreeMap、Geotagged Wikipedia以及带位置的微博等）较多记录
于经济发达地区，而对乡镇或者欠发达地区的观测较少，造成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盲
区”。另一方面，地理学研究也亟待探索日渐丰富的虚拟的数据环境如何影响并改变真实
的地理格局与过程[10]。例如，电子地图、电子商城与点评网站构建了现实世界在虚拟数
字环境中的表达，每一次基于虚拟数据环境的出行、购物与消费行为都改变着现实世界
中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促成数据对现实的间接改造。

刘瑜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博士，教授；《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副主编）

观点：大数据的兴起为进一步定量地理解社会经济环境提供了一种新
的手段；大数据存在数据代表性问题，作用不能夸大，依然需要去构
建模型，解释大数据所蕴含的行为模式和地理规律。

传统的遥感技术利用光谱特征对地物进行观测，但无法有效地感知社会经济环境，
而大数据所蕴含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对传统遥感数据的有力补充。最近提出“社会感
知”概念及研究框架[11]，指出社会感知就是指借助于各类大数据研究人类时空间行为模
式，进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时空分布、联系及过程的理论和方法。大数据可从三方面
感知人的时空间行为：① 对地理环境的情感和认知（如基于社交媒体数据中可以获取人
们对于一个场所的感受）；② 在地理空间中的活动和移动（如基于出租车、签到等数据
可以获取海量移动轨迹）；③ 个体之间的社交关系（如基于手机数据可以获取用户之间
的通话联系信息）。社会感知的研究框架包括人、地、时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在“人”
的方面，社会感知数据可以获取人的活动与移动、社交关系、情感与认知等行为模式；
其次，在“地”的方面，可以基于群体的行为特征揭示空间要素的分布格局、空间单元
之间的交互以及场所情感与语义；最后，从“时”的视角，可以发现地理过程（尤其是
人文地理过程，如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和特征。社会感知由于其独特的“由人及
地”的研究范式，为探究“人地关系”这一地理学基本命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在传
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由于人的样本量通常较少，难以直接根据行为特征去推断地理
环境。而根据社会感知框架，时空大数据使得基于人的时空行为模式感知并理解地理环
境特征成为可能。回顾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几次转向，计量革命因为缺少对人的关注而受
到批评，而后期行为主义则受限于样本太小、缺乏定量模型。大数据的出现，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上述两个方面的不足，对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大数据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目前在地理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手机信令、交通轨
迹和社交媒体数据等而言，大都存在数据代表性问题。例如，基于出租车数据，只能获
取城市居民特定出行目的的信息，会过低估计通勤出行的比例。“大数据”并非是“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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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研究中，需要对于数据的代表性要有充分认识，处理大数据的代表性问题的一个
可能的途径是集成多源数据交互印证。其次，大数据主要是提供了一种对既有模式及规
律的观测手段，对于地理学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就如同显微镜的出现，使我们能够观
察到以前看不见的事物（如细胞等），从而促进了生物学发展那样。但是，这个作用也不
能夸大，依然需要去构建模型，解释大数据所蕴含的行为模式和地理规律。从时间维度
上看，大数据主要是刻画了已经发生的过程，对于地理过程的实时描述以及对未来进行
预测，同样需要与合适的模型进行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基于访谈、调查问卷等途径获
取的小数据的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龙瀛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博士，高级工程师；剑桥大学建筑学
院马丁研究中心访问学者；《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执行主编）

观点：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所构成的新数据环境，将为人文地理学带来
新的视角和发现；传统的城市研究地盘的概念，将会逐渐弱化，异地
的学者也有望对千里之外的城市进行深入的人文地理研究。

中国人文地理学领域的研究，从空间尺度看主要有两类：一是针对单一城市较为深
入的研究，例如研究广州城市贫困问题、北京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水平；二是研究范
围覆盖全国或多个省市地区的区域分析，研究单元较大，多以县域、市域或省域为单
元。已有研究在研究尺度和粒度上往往难以做到两者兼顾，大的研究范围通常以牺牲粒
度为代价，而高粒度的研究往往研究范围较小。

随着由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所构成的新数据环境的形成，以及日益成熟的计算能力和
日臻完善的区域、城市分析模拟方法，“大模型”成为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12,13]。大
模型是由大规模数据驱动的定量城市与区域研究工具。利用简单直接的建模方式，兼顾
了大尺度和精细化模拟单元，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大模型方面，开展了若干实证
研究，例如，中国所有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识别、地块尺度的城市扩张模拟、城市
增长边界评价、公交站点服务覆盖评价、人口对PM2.5的暴露评价、功能性城市地域识
别、城市次中心识别等，这些研究大多在全国范围开展，囊括了所有或大多数城市，研
究力度多较为精细，如地块、街区、乡镇街道办事处等。

期待大模型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且精细化、定量化、全面化的研究方法，为
人文地理学带来新的视角和发现。可以预见，随着新数据环境的不断成熟，传统的城市
内尺度的研究地盘的概念，将会逐渐弱化，学者有望对千里之外的城市进行深入研究。

陆锋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员；资源与环境信
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GIS协会理论与方法委员会
主任）

观点：大数据很多具有地理空间本质，从big data到big geo-data的过
渡很自然；大数据的本质不是超大的数据规模，而是异构性和动态
性；地理学研究是大数据战略的天然试验场；基于地理大数据的地理
计算与近期呈现的城市计算、社会计算交叉融合，直接应用于社会管
理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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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以往较少被关注的信息，或者很难获取与处理
的信息，在 IT技术的推动下，进入定量化分析平台，在不断细化的时空粒度下观测自然
与社会环境。作为观察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显微镜”和监测大自然的“仪表盘”，大数
据无疑是地理学研究的福音，其价值不言而喻。人类生活中所产生的数据，有80%与空
间位置有关，因此，很多大数据具有地理空间本质[14]。从 big data到 big geo-data的过渡
很自然。

物联网、云计算是基础设施的变革，而大数据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大数据的本质不
是超大的数据规模，而是异构性和动态性，强调数据的不同来源、日积月累和群体参
与。从这一点说，不存在“大数据”与“小数据”的界限，大小是相对的，也不存在跟
风的担忧。地理学研究常用的遥感数据，数据规模海量增长，以往也从未冠之以“大数
据”称号，只是到了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大数据”概念才深入人心，并迅速普及。

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涉及自然环境与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地理学研究
是大数据战略的天然试验场。在大数据背景下，传感器网络、个体出行过程、网络行
为、消费记录等均可能成为具有隐式地理空间形态的地理分析数据源，便于研究自然环
境、社会动态、人口流动等[15]。此外，传统地理信息注重的是地表要素的静态描述，其
所附带的属性数据的时间变化并不频繁，而大数据时代的地理信息更强调地表要素的实
时属性变化，特别是移动的个体或群体对象，其空间位置与属性的实时变化更为凸显，
同时，数据时空粒度不断细化，从而使地理空间概念越发重要。

地理大数据的出现促进了地理计算（GeoComputation）与城市计算（urban comput-
ing）和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ing）的交叉和融合。

很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本质上就是“地理问题”。城市计算和社会计算都是涉及复
杂系统、数据挖掘、网络科学、社会学、管理科学、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等多个学
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可以理解为大数据技术的城市与社会应用过程。其中很多研究场景
和内容与大数据的空间隐喻息息相关[16]。

秦承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员）

观点：“大数据”被引入到地理学研究中是令人激动的，大数据+简单
算法所呈现的效果，常常比以往“小数据”+复杂算法的效果更显
著，但并没有上升到研究范式变化的高度。

GIS再一次从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中获取“灵感”，“大数据”的概念被引入到地
理学研究中，尤其是用于解决地理学中直接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各种问题，这是令人激
动的。从概念理解的角度来看，目前有些地方将遥感数据也称为“大数据”，这是不合适
的。海量数据并不意味着大数据，这种理解将大数据矮化为“新瓶装旧酒”。大数据和与
其有关联的自发地理信息（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VGI）之间的差异值得琢
磨。两个概念都以大量个体数据汇总后的增值应用为目的，VGI从个体数据产生之初，
应用目的就是明确、统一的，或称应用目的先行；大数据的应用目的明确且多样，但个
体数据的产生本身并不针对这些应用目的。这个特点使大数据具有更高的增值应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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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大数据，大数据+简单算法所呈现的效果，常常比以往“小数据”+复杂算
法的效果更显著。是否上升到研究范式变化的高度上？这对于地理学研究意味着些什
么？这些都还需要冷静思考。思考大数据能激发或推动地理学中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尤
其是地理学研究者擅长的问题。否则，就只是GIS又一次从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的借
用，在激动之余不免留下更多的遗憾。

王慧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教授；厦门大学
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副所长）

观点：大数据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甚于对自然地理学的影响；目前大
数据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尚未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创新；期待大数据时
代地理学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的诞生。

现代空间信息及测绘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地理学认识地球、观察世界的视角

与视野，由此造就了一个快速崛起的地理学分支——GIS，也使地理学成为最早开始大数
据量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学科之一。

综合多维的国情地理数据，是一个大数据宝藏富矿，在优化区域布局、防灾减灾、
城市精细化管理、智慧城市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地理科学急需经济社会发展导向、解
决问题导向的综合国情地理数据开发应用，除了传统的综合对地观测与地理国情普查数
据源外，百度、阿里巴巴、微博、Facebook、Twitter、手机GPS、车载GPS、社区监控
摄像头等多源“城市传感器”正在日夜产生大量基于位置包含丰富个体“人”空间行
为、社会行为细节特征的信息。这些大数据的充分挖掘分析，有望带来人文地理学研究
内容与研究范式的巨大突破创新。相关研究为“以人为本”导向的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等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大数据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甚于对自然地理学的影响。

目前大数据在地理学中的应用，还基本局限于校验印证既有理论，尚未取得理论上
的突破创新。今后应该重视有关研究中思想和范式的提炼总结，尽早形成大数据时代地
理学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的系统论述。

王鹏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规划师，技术创新中
心副总工）

观点：大数据对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科的方法论的变革是颠覆性的；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把学者们的精力从搜集和处理数据中解放出来；大
数据包括行业传统数据的再认识和利用，尤其是现场调研、统计、测
绘、遥感等数据，使用新的工具进行组织和结构化，可以使其具备大
数据的特性和能力。

大数据带来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科方法论的变革，这个变革尤其体现在对人和社会
的感知方式上。传统的城市空间研究方法主要是对物理空间的感知，而对人和社会空间
的感知，往往是通过随机抽样方式，然后试图用模型去还原全貌，主要是研究精力很大
程度集中在数据获取、抽样和还原方法上，而且往往独占性的数据成为学术研究的核
心资源。现在大量丰富的全样本行为数据的出现，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把学者们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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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搜集和处理数据中解放出来，将精力放在提升用数据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发挥数据

的价值。

传统城市研究与规划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统计学及线性预测模型，对于不确定性日益

加强的复杂城市系统，新方法论将应对非线性、自组织的特征，大数据只是数据层面的

一个改变，背后是一整套科学方法和工具体系，其代表就是机器学习、数据挖掘这些非

精确的计算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与 IT行业的智慧城市是殊途同归的。

大数据科研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取决于拿到什么数据。就是单一的数据源对于描述问

题过于片面和薄弱。三种以上不同类型大数据叠在一起的时候，会挖掘出非常有意思的

事情，如人的移动、基础设施、经济运行。对于规划行业来说，优势是在原有的研究范

式里，广泛接触和应用城市各部门的数据，具备综合使用数据解决问题的方法。但问题

是，数据只是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以碎片的方式出现，横向缺少协同，纵向缺少流动，需

要行业全面解放思想，跳出传统规划、尤其是法定规划的窠臼，延伸和拓展研究对象和

服务方式。

王伟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
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委员）

观点：大数据兴起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从“群体人共性”到
“个体人个性”转变的可能；城市是以人为核心的复杂大系统，大数
据为研究“以人为本”的城市打开了一扇窗户。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城市规划实践的核心。当前至少在发展理念上

经历着从“土地城镇化”向“人本城镇化”的转型，但是现实的操作层面却仍然面临着

“为人或为地”的博弈困境。“为人或为地”不单是规划手段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城市的

基本功能取向。人和地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科学理解与平衡运用这种关系对

于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空间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而各种以“个体人”为粒度的大数据研究

兴起无疑促进了从“群体人共性”到“个体人个性”的实现转变。然而以“人”为本，

在大数据时代，面对两个挑战：

从研究的角度，以“个体的人”为本，则面临着城市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问

题，移动互联网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会进一步加深，整个社会呈现出原子化的碎化趋势。

但如果过度分散，则城市所具备的集聚经济优势如何保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数据应

该是发现“千万个”人背后的“千万个个体行为的宏观规律”。从产业的角度，以“个体

的人”为本，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各种生活所需品的消费终端，是各种个性化产品定制

集成的源头，是企业利润的源泉。企业所需要的大数据应该是发现千万个个体“人”的

个性化生活和消费特征的数据采集统计分析，来指导生产系统更加敏捷的响应。

这两大挑战，对地理空间会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意味着生活、生产、商业、物

流、交通等都会发生重大变革。今日所面对的城市是以人为核心的更加巨大更加复杂的

系统，大数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然而在欣喜之余，还应多一份冷静：如何在大数

据中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如何通过少数精英的“个体理性”推动更大社会“集

体理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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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峰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教授；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观点：城市的“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的挖掘及其应用已经
成为国内外城市、地理与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城市地理与规划学者要
主动强化数据意识，激发大数据智慧。

数据是地理与城市研究的重要基础，是分析城市发展现状、问题与特征的基本素

材，更是解释城市发展机制、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增长的重要依据。作为人口和社会经济

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也是大数据产生和集中的场所。大量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特

征、人地关系作用过程的数据随时随地都在产生并逐渐被我们所感知、获取，城市的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17]。

近年来，大数据应用已经成为国内外地理学、城市科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前沿方向之

一，涉及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且研究理念、方法和技术也正在系统化[18]。

大数据对于城市研究与规划而言，不仅仅是新数据源在城市社会经济领域的分析与应

用，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城市复杂要素作用过程的分析和解读，为推动城市研究与

规划的科学化，找到了一个可能突破的方向。

当然，数据驱动的城市研究还处于实践摸索阶段。不能只强调时空大数据的表层信

息挖掘，还要探索深层数据以及对数据背后蕴含的人文特征进行深度挖掘。更需要强调

的是，大数据的城市研究，还是要在适用的理论框架指导下，通过对现象和特征的分析

与讨论，结合其他数据，加强各类要素互动机制与规律研究。总之，对于这样一个新领

域，城市地理与规划学者要主动强化数据意识，激发大数据智慧，跳出学科发展固有框

架，以应用研究需求为导向，以（大小）数据整合与融合为动力，推动城市理论研究与

实践的创新发展。

主题总结

参与讨论的学者主要来自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城市规划等领域，并不能代表

地理学领域对“大数据与地理学”的全面思考。欢迎更多对此主题感兴趣的学者同仁参

加讨论。

通过参与笔谈学者的观点碰撞，形成以下几点基本共识：大数据不同于云计算、物

联网、网格计算等传统 IT领域的热潮，它发端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但并不止于技

术或数据，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改造世界的能力提升；地理学的发展避不开“互联

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与冲击，它们给地理学的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大数据并不能

改变和替代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基本范式，地理学的核心命题是“地球表层系统”、“人

地关系”与“时空变化”，这决定了地理学研究是大数据应用与发展的天然试验场。

当然，并不能奢望一次简单的笔谈讨论就能解决“地理学与大数据”碰撞所涉及的
方方面面问题。参与讨论的学者的观点也针锋相对，有的认为目前对“大数据”过于热
炒，有的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地理学将发生深刻变化。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如何将地
理学的科学问题与基本原理与大数据方法、理论有机结合？如何建立地理学大数据的数
据体系与研究范式？是否能够通过大数据驱动推进地理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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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部不同领域方向整合？在技术层面、政策层面上如何改进地理学研究所需大数据
获取与应用的方法途径？相信随着大数据与地理研究案例的不断呈现，理论思考与实践
应用的逐步深入[19]，各种问题都会逐渐得到答案，而新的问题总会不断产生，学科发展
在这样的思考与实践碰撞中不断发展，并服务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

最后，借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来结束本次笔谈。当新生事物出现时，既不能盲目跟风，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致谢：感谢《地理研究》编辑部朱晓华博士及城市数据派（udparty.com）对本次笔

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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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Big data" wave spread rapidly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Geography is the natural laboratory in which big dat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an be seen at
work. The written speech focused on collision between geography and big data. It reviewed big
dat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geography study. We also discuss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e would face during this collision. In summary, big data has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geography research, especially in the human geography doma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will develop rapidly in the internet era of big data. But there are few
disturbances in physical geography. Big data can not change the core proposition and the basic
paradigm of geography. We should hold an open inclusive attitude to big data theory study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in geography.
Keywords: Geography; big dat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ritten speech;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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